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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上眼、屏住呼
吸，你“听”到了什么
样的海南？

也许是海浪拍
打礁石的轰鸣声，山
风掠过林梢的簌簌
声，群鸟翩跹和鸣的
啁啾声，或是一首首
古朴的山歌，一段段
悠扬的“调声”。它
们从四下涌来，如清
泉涌谷，似弦拨琴
音，和谐地交融在一
起，演奏出独一无二
的海南之声。

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
大海代表少年眼前的困境，岛上探
险才是真正人生解惑的开始。从
绵长无垠的海岸线一路朝琼岛腹
地去，迎面扑来的是潮湿而神秘的
热带雨林气息。

晨光熹微，藏匿在海南霸王岭
自然保护区的上百种鸟儿苏醒，准
备出巢觅食。时而清脆，时而悠
长，时而高昂，时而舒缓……茂密
枝桠纵横成网，四周的鸟儿也越聚
越多，与树梢虫吟、百兽啼叫混杂
在一起，共同开启雨林喧闹而充满
生机的一天。

往雨林腹地继续前进，地面被
厚厚的落叶枯枝所覆盖，踩在上面
咯吱作响。盘根错节密不透风的
古老树种遮天蔽日，无处可逃的水
蒸气在树叶上遇冷重新凝结，不断
积蓄后又变成水珠重新滴落下来，
打在野芭蕉叶上发出“哒哒”轻响。

水珠嘀嗒，渐渐又变调成连续
的“哗哗”声，愈往前走音量愈强，
待到山涧蒸腾的水汽云雾齐齐袭
来，终于在雨林深处与潺潺流淌的
小溪不期而遇。水到绝境成飞瀑，
似银河落天，轰轰作响落入深山幽
谷，击打石壁声如雷鸣龙吟，将这
曲雨林乐章推至最高潮。

随着光线渐渐暗淡，头顶的虫
鸣鸟叫被夜色一点点吞噬。有那
么一个瞬间，四周安静得仿佛能听
到自己的心跳声。然而很快，昼伏
夜出的雨林“演奏家”们便纷纷登
场亮相，此起彼伏地纵情高歌。

隐于水畔洞穴或石缝中的蛙、蟾
蜍等两栖动物率先开嗓，伴随着洪亮
的“呱呱”声，小家伙们的嘴角两侧像
吹泡泡糖一样鼓起，声囊越鼓胀，鸣
声越响亮，吸引雌蛙的几率也会越
大。一只雄蛙的鸣叫声，往往能引来
整个水域蛙类的“大合唱”。

从阔叶林的灌木层、树洞或石
洞中探出头，几只灰黄或浅棕色的
小灵猫拖着长长的尾巴，掠过枯黄
的落叶掀起悉悉索索的响动。可
惜此时鸟儿、松鼠或昆虫正在酣

睡，根本未能察觉到危险已悄然来
临。急促而短暂的尖叫过后，树梢
上传来轻微的吞咽、撕扯声，为入
夜后的雨林更添几分危险气息。

树鼩、海南兔、椰子猫轮番登
场，它们在树枝间跳跃自如，扑食
幼鸟、老鼠或果类，发出“咯咯咯”
的求偶声或“叽叽叽”的怒吼声。
不远处，来去无踪的蛇群“嘶嘶”作
响地吐着红信子，又一场生存大战
一触即发之余，也在雨林中激荡出
更恢弘、更鲜活的音符。

寻声雨林：鹦哥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琼
中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

雨 乐章，声声不绝

霸王岭上
声啼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呜，呜，呜……”似是在试
探，又像是高声放歌前的开嗓，
清晨6时许，霸王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茂密雨林中，倏然传来
几声猿啼。还未等人反应过来，
如口哨般的清亮长音中，又多出
几声颤音，音量由低渐高，绵延
连续，继而响彻整片山谷。

几乎所有生活在霸王岭山
区的村民们都知道，那是海南长
臂猿睡醒了。

刚开始时，先是一只公猿跃
到高枝上进行“领唱”，紧接着母
猿、小猿们也相继加入，伴有摇
晃树枝、跳跃等行为，发出短促
而杂乱的“咯、咯”声，似乎是在
向附近的猿群发出警告——“这
是我们的地盘。”

或许是不甘示弱，其他族群
的长臂猿这时也开始发出口哨
般的长鸣，一阵高过一阵，一时
间压过丛林里所有的鸟啼虫鸣。

就这样过了大概半小时左
右，猿群们终于偃旗息鼓，双臂
交叉摆荡在树冠间，开始觅食。
浆果、核果、坚果，以及各种嫩树
叶、芽、花苞，霸王岭里复杂的植
物群落结构，为长臂猿们提供着
丰富的食物来源。吃到足够尽
兴时，长臂猿们又会开始第二次
鸣叫，只是频率越来越低，越到
中午，鸣叫越少。

58岁的陈庆是霸王岭林业
局科研生产科的一名工作人员，
追着猿啼跑了半辈子，如今早已
摸清每一只长臂猿的作息规
律。“长臂猿的叫声，是一种宣示
领地、与家庭成员联络感情的信
号。”陈庆说，长臂猿一般会在早
晨6点左右发出第一次鸣叫，循
着叫声往往就能找到它们。

海南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护林人接
棒完成对长臂猿栖息地的改造、修
复与保护工作，这几年熟悉而又悠
长的猿叫声变得愈发清晰。

琼岛绵延的海岸线蜿蜒出68个
大小海湾，每一次涛卷浪翻都有着不
一样的节奏。

几乎所有初次到访海南的游客，
第一件事都是迫不及待地奔向大海。

“走，去游泳。”忙碌一天后，海口
市民徐康急需一场运动唤醒灵魂，绵
延6公里长的假日海滩便是他最常去
的“打卡地”之一。夕阳斜斜地穿进
椰林，身穿各式泳装的人们“扑通”扎
进水中，孩子们光着脚丫追赶海浪，
欢笑声、嬉闹声、追逐声交织一片，几
乎将“沙沙沙”的细浪声淹没。

再往东部走到文昌，怪状嶙峋的
石头星罗棋布，几乎蜿蜒占满整个海
滩，这里是以铜鼓岭为中心的文昌石

头公园。涨潮时，海浪一阵紧跟一阵
地朝岸边涌动，如同千万匹白马奔驰，
击打在礁石上发出轰隆巨响。潮落
时，从远处盈盈而来的细浪渐渐变得
温柔，轻轻漫进岩洞，又轻轻地退回
去，似是喃喃细语，又如一首轻柔的小
夜曲。

礁石等浪来，有人却追着浪在
跑。万宁日月湾，波浪绵长且极其有
力，是一处难得的世界冲浪胜地。脚
踏冲浪板，弄潮儿们出没在惊涛骇浪
之中，张开双臂、直起身体，人影跃上
又沉下，与浪峰的一次次搏击发出轰
响，宛若鼓声阵阵。

坐拥北纬18°的黄金海岸线，陵
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的沙滩以细腻著
称，游客光脚踩上去时，会听到脚底发
出清脆的“咯吱”声响，这里由此也被
誉为“会唱歌的沙滩”。

沙滩绵延一路向南，勾勒出海棠
湾、亚龙湾与三亚湾的蜿蜒曲线。尽
管比邻而居，几个海湾的脾性却大不
相同，或风大浪急，或波浪平缓，夹杂
着水上快艇的马达轰鸣声、潜水呼吸
器咕噜咕噜的水泡声和岸边酒吧传来
的浪漫小调，满足着游人对海岛的一
切想象。

相较成熟景点，西部海岸则更显
野趣横生。呈S状倚于昌江黎族自治
县西部的棋子湾，海岸奇峰林立，怪石
嶙峋多姿，浪花翻涌时如大珠小珠落
玉盘。海涛拍岸，出现在儋州峨蔓龙
门山下又是另一番景致。山之东有一
瓮门，素称“龙门激浪”，北风掀浪撞于
石门，声若鼓钟响彻十里，也难怪名冠
儋州古八景之首。

寻声海浪：文昌石头公园，万宁日月
湾，陵水清水湾，三亚海棠湾、亚龙湾与
三亚湾，昌江棋子湾，儋州峨蔓龙门山

浪 拍岸，海风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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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耳朵认识海南，除了海浪、
山风和鸟鸣，一定不能错过的，还
有流淌不息的古朴民歌。

夕阳西沉，坐落在巍巍五指山
脚下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
乡作雅村，随着准点敲响的锣鼓热
闹起来。“叫侬唱歌侬就唱咧，只要
歌声传四方……”64岁的王取英
清了清嗓子，婉转悠长的旋律顿时
便回荡在村庄上空。这里是“中国
民间艺术之乡”，村里的男女老少
都会唱黎族民歌，他们以歌代话、
借歌传情，在歌声中完成着一次次
情感碰撞。

听黎族民歌，又何止于作雅
村。几乎是随时随地，黎族阿哥阿
妹都会有感而发，即兴演唱，将喜
怒哀乐、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融入
曲中，将生生不息的希望唱进歌
里。田间地头，酒桌聚会，或是婚
丧嫁娶，不同的场合唱不同的歌，
再加上各个方言区的民歌调式各
有差别，孕育出源远流长、包罗万
象的黎族民歌文化。

从大山一路到大海，咸湿的渔
家风情迎面扑来，夹杂着几声轻快
小调，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拖腔缓慢、音质低沉的是临高
“哩哩美”；集曲艺、诗词、山歌为一
体，曲调层出不穷，唱起来豪壮奔
放、热烈明快、韵律优美的是儋州
调声；线条粗旷、直白，古腔、新腔、
长句、短句，花样迭出的是疍家人
的咸水歌。尽管同是海洋文化催
生出的歌腔土调，三者唱响的却是
不同的渔家故事。

根植于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
体系，海南孕育出瑰丽灿烂的民歌
之海。以崖州方言演唱的崖州民
歌，兴起于宋代，繁盛于明清时期，
流行于三亚崖城以西、乐东沿海等
古崖州属地及东方感城一带。质
朴而生动的歌词里，有“求得哥愿
侬也愿，定定做成线与针”的男女
情愫，有“远远乍见侬担担，大米筛
来小米筛”的劳作场景，亦有“时节
到来点起火，万众上头一声雷”的
节日氛围。

村口树下，歌者兴致袭来，与亲
友乡邻独吟或是对唱一曲。如同解
析琼崖文化的“基因密码”，听懂了
崖州民歌，也就读懂了崖州地区的
乡土风情、人文地理。

寻声民歌：琼中、五指山、乐
东、白沙等地（黎族民歌）；临高新
盈港一带（“哩哩美”）；儋州北部三
都、峨蔓、木棠、光村等沿海一带
（调声）；三亚、陵水沿海一带（咸
水歌）；三亚崖城以西、乐东沿海
等古崖州属地及东方感城一带（崖
州民歌）

民 悠长，涓涓不息

清亮而悠长，恍惚中几声窃
语，“啾啾”地砸落在窗外。在海
南，清晨叫醒人的往往不是闹钟，
而是纷扬如雨落的声声鸟鸣。

“咕咕咕……”天刚亮，海口市
民冯尔辉的耳畔便响起一连串的
啼鸣。推开窗，一大群脖子上戴着
斑点“围脖”的鸟儿正栖于高压电
线和横树干上，平仄起伏地叫个不
停。那是珠颈斑鸠，城里相当常见
的一种鸟儿。

驱车朝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方向去，房子越来越矮，树
林越来越密，急速翻滚的鸟鸣从头
顶清晰传来。

最先跃入眼帘的，是体型小
巧、羽色鲜丽的太阳鸟。它们不停
地挥动着短圆的小翅膀，先是一只
鸟试探性地呼唤了一下，另一只鸟
回应了一句，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啼
鸣，破空而来，又悠然远去，惊起更
多的鸣啭。

和着太阳鸟的歌声，一只只柳
莺在红树林的枝叶间跳来蹦去，扯
着圆润的嗓子不停地有节奏地叫
唤着“仔儿”“仔儿”。深一声，浅一
声，不远处滩涂上的鹭鸟们听见
了，也兴奋地叫了起来。

湿地“精灵”泽鹬迈着纤长的双

腿，优雅踱步于水边，饱餐鲜肥鱼虾
后，情不自禁地唱起“唧唧唧”的南
国小调。身着灰黑色外衣的青脚鹬
三五成群，站在长长如五线谱的田
埂上，时不时上下点动一下头，发出
响亮而细碎的“丢丢丢”声，如同一
串串跳动的音符明亮欢快。

突然，一只黑鸢从高空俯冲而
来，边飞边鸣，似吹哨般，吓跑灌木
丛里觅食的暗绿绣眼鸟，惊起几只
正在滩涂上嬉戏的红腹滨鹬。一
阵“扑棱”声后，黑鸢饱餐鲜肥鱼
虾，满足离去，沉寂片刻的东寨港
瞬间恢复喧闹。

“追鸟人”冯尔辉总是追着鸟
儿们的足迹走。他说，每年9月至
次年3月，都会有大批候鸟飞越万
里，长途跋涉来到温暖的海南过
冬，那是“追鸟族”最幸福的时候。
叽叽叽、喳喳喳、哩哩哩、咕咕咕、
嘀嘀嘀……数百种鸟儿聚集在枝
丛中张开嗓子叫唤，不厌其烦地吊
嗓门、吹口哨、练曲子、唱歌儿、传
恋情，鸟鸣如彩云追月，似泉水叮
咚，将一曲纯天然的《百鸟朝凤》推
向高潮。

寻声鸟鸣：海口万绿园、海口
白沙门公园、海南大学东坡湖、海
口羊山湿地、海口东寨港、文昌会
文、三亚鹿回头公园、临高新盈、东
方四更、昌化江口

群 翩跹，啼鸣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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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候
鸟在飞翔。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扫二维码听霸王岭猿啼

五指山的热带雨林。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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